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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名门

被动应考中解元

薛瑄出身于名门望族河东薛氏，其家族名
人辈出，历代人物之盛、德业文章之隆，世代相
因绵延千年不衰。薛瑄祖父薛仲义饱读诗书，
精通经史，因时值元末战乱，不愿应考入仕，终
生以教书为业。父亲薛贞于洪武十七年（1384）
考中举人，历任河北元氏、河南荥阳、河北玉田、
河南鄢陵等县的儒学教谕达30余年。

薛瑄自幼“性颖敏，甫就塾，授之《诗》《书》，
辄成诵，日记千百言”。12岁时，父亲薛贞调任
荥阳教谕，薛瑄随同父亲到了荥阳，所作诗赋受
到荥阳监司的赞赏。这时候，薛贞闻知高密魏
希文、海宁范汝颢精于理学，为当代饱学之士，
便将他们二人聘为薛瑄的老师。从此，薛瑄拜
在魏希文、范汝颢门下，将以往所作诗赋文稿付
之一炬，潜心探究程颢、朱熹学说的渊源，废寝
忘食，孜孜以求，渐有所成。

河南布政司参政陈宗问到荥阳巡视，荥阳
当地官员前往迎接。陈宗问在舟中望见风吹水
面，涟漪骤起，顿生灵感，随口吟出一句上联
——“绿水无忧风皱面”，凝眉苦思良久，得不出
下联，遂求助于在场的其他人。大家搜肠刮肚，
沉思低吟好一阵儿，终无一人能够对得上来。
薛贞回家后将此事告诉儿子薛瑄，薛瑄略一思
忖，缓缓说道：“这有何难，青山不老雪白头。”

薛贞默然不语，心中却为儿子的才思敏捷
而窃喜。

薛瑄专心致志，埋首攻读宋明理学，他非常
喜欢当代学术大师胡广等编撰的宋儒性理学说
汇编《性理大全》，口诵手抄，夜以继日，每有心
得，便立即记录下来，日积月累，集腋成裘，几十
年坚持下来，便写成了《读书录》11卷，《读书续
录》12卷，大多论述性理之学，成为薛瑄在理学
方面的重要论著。在这两部著作中，薛瑄提出
“天地万物，惟性一字括尽”，又认为理气不可
分，“理气二者，盖无须臾之相离也，又安可分孰
先孰后哉”。

永乐十七年（1419），薛贞调任鄢陵县教谕，
举家迁往鄢陵，年届而立之年的薛瑄依然随父
亲求学，依然心无旁骛，一心一意专注于学问，
依然对科举没有丝毫兴趣，不屑于追求功名利
禄。然而，一个奇葩的规定迫使他不得不改变
初心，被动地踏上了科考之路。

当时，朝廷规定，任何一个县若长期无人考
上举人、贡生，就将这个县的教谕发配到边远地
区服役。薛瑄无论如何也不忍老弱白发的父亲
被流配远方，投身科考便成了他的不二之选。
于是，永乐十八年八月，薛瑄参加了河南乡试，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一考而名列河南乡试第
一，荣获解元。

进士及第

监察御史镇银场

永乐十九年，薛瑄赴京参加会试，一举考中
进士。进士及第后回乡省亲，父亲竟在此时病
逝。薛瑄悲痛万分，遵古礼居家守丧。

宣德年间，薛瑄守丧期满，受任御史。此时，
朝廷内阁是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秉政，他们
早就听闻薛瑄的人格秉性和学术造诣，想私下见
一见他，了解领略其风采，便遣人前去告知薛
瑄。一个刚刚踏上仕途的年轻人，得到朝廷顶级
大员的专门召见，这无疑是一种特殊的眷顾和钟
爱器重的表示，对于薛瑄来说，实在是一个展现
自我拓展人脉的极好机会，可谓求之不得。
令三杨大跌眼镜的是，薛瑄竟断然回绝了。
薛瑄的回答干脆而决绝：“我肩负的职责是

弹劾督察百官，岂敢私谒公卿。”
还好，三杨个个贤明豁达，不是那种鼠肚鸡

肠的斗筲之徒，他们没有因此而为难薛瑄，反而
对他更加赏识。宣德三年（1428），明宣宗朱瞻
基拟整顿吏治，重振纲纪，经内阁首辅杨士奇等
人举荐，任命薛瑄为广东道监察御史，并监理湖
广银场。

湖广银场位于湘西武陵山脉南麓的沅州，
辖12个县，共21个场矿，有民夫55万之众，规模
巨大，是国家铸币原料的主要基地，由户部管理
开采。银场的开采和管理状况，直接关系国家
的经济命脉。此前，银场多年以来混乱不堪，管
理者贪污腐败，偷盗成风，漏洞百出，亟待整治。

薛瑄走马上任后，以岑参的诗句“此乡多宝
玉，慎莫厌清贫”自警，不辞辛劳，时常奔波于沅
州、辰溪和泸溪等各矿场之间，往复巡视，明察
暗访，革弊鼎新，堵塞漏洞，建立健全制度法纪，
一旦发现贪污受贿者，视情节轻重，依法惩处，
当罢官者罢官，当治罪者治罪，不管任何人，绝
不姑息迁就。

在任上三年，薛瑄须臾不曾脱离岗位，甚至
从没有回家省亲，终于使银场由混乱不堪变得
秩序井然，由大乱达到大治。任职三年期满，薛
瑄清风两袖，翩然凯旋。

京官“豪宅”

废旧车框嵌作窗

薛瑄为官清廉，在朝中为御史，囊中羞涩，
一直无力在京师购买自己的住房。转眼间五年
过去了，孩子们渐渐长大，一家人总得有个安身
立命的住所，于是，薛瑄东拼西凑，倾尽所有，下
狠心购置了两间低矮阴暗的小房子。房子狭小
得只能勉强放下桌椅床铺，更要命的是整座房
子没有窗户，这对于这个嗜书如命的家庭来说
实在难以接受。

如果买一扇窗子安上去，就可以使外面的
光线透进来。薛瑄沉吟良久，最终不得不放弃
这个想法。原因很简单：把口袋翻了个底朝天，
空空如也。

居住在如此黑暗的房间里怎么读书？薛瑄
心里犯起了嘀咕。左思右想之际，他忽然看到
了门前那辆废弃破烂的小木车，不由眼前一亮，
遂呼唤儿子薛淳过来，命他在东山墙上凿出一
个洞，然后将小木车拆解开来，锯掉两端长木，
取车架方框嵌在凿开的洞上，糊上麻纸，这样就
有了“窗子”，室外的灿烂阳光随之照了进来

站在自己的“杰作”面前，薛瑄欣赏良久，颇

为自得，雅兴难抑，挥笔写下流传千古的《车窗
记》——

河东薛德温官御史近五年，始买小屋两间

于京师，仅容几榻床席，又苦其东壁暗甚，力不

能办一窗。小子淳乃取废鹿车上辕，卸去两傍

长木，以中方为棂，类若窗者，穴壁而安置之。

余归自外来，因叹曰：“以御史之显，曾不能

办一窗，致以此物为之，使富者见焉，必睨目而

哂，掩口而走矣。御史之拙于生事，乃至乎此。”

既而取古书读其下，则旭日漏彩，清风度

凉，心神通融，四体超爽，忽不知天之迥、地之

广，而屋之陋也。复从而自解曰：“吾之屋如是，

可谓陋矣。然安之而忘其陋，是居虽小而心则

大也。彼贪民侈士，巍堂绮户，可谓广且丽矣。

彼方褊躁汲汲，若不足以自容，日夜劳神惫精，

思益以扩大之。是其居虽大，而心则小也。小

大之说，君子必能辨之。”于是作《车窗记》。

50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捧读《车窗记》的
时候，耳畔不由回响起刘禹锡《陋室铭》的词句：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
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蒙冤下狱

死囚终日读《易》忙

正统初年，薛瑄在尚书郭琎的举荐下出任
山东提学佥事，他亲自为学生授课，大家都亲切
地称他为“薛夫子”。

其时，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振得势，勾结内外
官僚，专权擅政，连明英宗都称他为“先生”，公
卿大臣尊之为“翁父”，竞相攀附。为达其不可
告人的目的，王振四处网罗亲信，培植党羽，结
党营私。某日，王振问杨士奇：“谁有德才可居
卿相高位？”杨士奇推荐了薛瑄。正统六年
（1441），薛瑄被擢升为大理寺左少卿。

杨士奇素知薛瑄秉性，又知道起用薛瑄是王
振的意思，意欲叫薛瑄去面见王振，并且差遣尚书
李贤把他的想法告诉薛瑄。没想到薛瑄梗着脖
子愤愤地说：“拜爵公朝，谢恩私室，吾不为也。”

由于王振深受明英宗宠信，越来越专横跋
扈，气焰熏天。朝臣们在东阁议事，见到王振，
一个个都忙不迭地打躬作揖，唯独薛瑄屹然不
动；王振躬身向他施礼，薛瑄也不还礼；王振派
人向薛瑄赠送礼物并约请相见，薛瑄都托词谢
绝，根本不理王振的示好。

从此，王振对薛瑄怀恨在心。
薛瑄履职后，殚精竭虑，恪尽职守，仅四个

多月就办完了在锦衣卫发生的十多起冤案。他
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此时发生的一件看似普
通的案子将他送进了死牢。

一位军官染病遽然离世，留下了貌美娇艳
的小妾。锦衣卫行事校尉王山勾搭上了这位小
妾，欲将其娶进门，遭到这位军官妻子贺氏的拒
绝。王山猴急要娶，小妾迫切要嫁，贺氏坚决不
允，于是，王山唆使小妾将贺氏告上法庭。小妾
一口咬定贺氏毒杀亲夫，锦衣卫遂将贺氏拘捕
关押，几经折磨，屈打成招，判成死罪。

这个王山乃王振的侄子。薛瑄一眼就看穿
了这桩冤案的蹊跷，多次要求经办此案的监察
御史秉公据实彻查，但他们因为害怕得罪王振
而借故推诿。无奈之下，薛瑄愤然弹劾承办御
史渎职枉法，联合几位同僚一起为贺氏申冤，遗
憾的是几次申冤都被驳回。都御史王文秉承王
振的旨意，诬劾薛瑄等故意捏造王山的罪名。
王振又指使谏官弹劾薛瑄等受贿，将他们全部
缉捕关押，并判处薛瑄死罪，将其打入死牢。

薛瑄被禁身死牢，容色自若，每日聚精会神
研读《易经》。

消息传出，朝野震动。随着行刑的日子渐
渐临近，人们对此案越来越关注。某日，王振家
的一位老仆人在厨房突然失声痛哭，问他为何
而哭，他愈发悲声大放，抽抽噎噎地说：“听说今
日薛夫子将要被处斩了！”说完，依旧号啕不已。

老仆人的恸哭使王振大受震动。众怒难
犯，王振不得已只好做出让步，经刑科三次陈
奏，兵部侍郎王伟上疏申救，才免除薛瑄死罪，
削职为民，放归故里。

心系苍生

为民请命气如虹

正统十四年，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土木堡之
变”，不久，明代宗朱祁钰继位，薛瑄被召回京
师，任大理寺右寺丞。

景泰元年（1450），叙州爆发少数民族起义，
很快波及川西九县，薛瑄奉诏前往协助左佥都
御史、四川巡抚李匡平息叛乱。叙州之乱刚刚
平定，播州之乱又起，遂又移师播州，连续作战，
浴血疆场，终于取得胜利。

薛瑄在戡乱的过程中特别留心察看各地民
情，发现当地贪官横征暴敛，变本加厉地盘剥百

姓，致使百姓生活举步维艰，难以为继，是激起
民变的主要原因。叛乱平息后，薛瑄立即上疏
朝廷，为民请命，称“番川远夷，但当羁縻之，不
宜责以贡赋”，并列举事实说明一些边远地区民
力已竭，财力已尽，只有减少贡赋，才可保不生
变故。

只可惜如此恤民靖国良策，一疏上奏，泥牛
入海。

景泰二年十二月，薛瑄赴任南京大理寺
卿。一富豪仗势杀人，买通官府，颠倒黑白，案
子久拖不决，薛瑄到任后快刀斩乱麻，很快秉公
依法予以处置。

景泰四年八月，薛瑄调任北京大理寺卿。
是年发生了全国大饥荒，苏州、松江一带民众纷
纷向富户借粮，富户大贾乘人之危，纷纷抬高粮
价，大发国难财，激起民怨，酿成民众群起哄抢
富户粮食、烧毁富户房屋的事件。朝廷派阁臣
王文前往弹压查处，王文为彰显自己的功绩，一
下子查抄平民500余户，拘捕200余人，并以谋
反罪将他们悉数押解京城，奏请一律问斩。

群臣议论纷纷，大都以为如此判决实在荒
唐，然慑于王文的权势，没人敢站出来公开提出
异议。在一片静默之中，薛瑄义无反顾，愤然上
书朝廷，为被捕平民喊冤。王文见状，知道此案
非翻盘不可，恨恨地对同僚说：“此老倔强犹
昔！”最终，此案经都察院调查勘实，只严惩了为
首者三四人。

天顺入阁

一代宗师辞官归

景泰八年正月十六日晚，将领石亨、政客徐
有贞、太监曹吉祥等发动夺门之变，明英宗朱祁
镇复辟，改元天顺。政局翻覆，朝廷大洗牌，薛
瑄被任命为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大学士，入阁
参与机务。

年近古稀得以入阁辅政，得到朝廷重用，薛
瑄不免踌躇满志，热血沸腾，铆足了劲要为朝廷
建言献策出力，每当明英宗召见，都竭诚尽忠，
坦诚直言，献匡政辅国之策。

然而，没过多久，薛瑄就发现重登帝位的明
英宗软弱无能，是个扶不起的天子，他对石亨、
曹吉祥乱政束手无策，对朝廷乱象听之任之，迫
害景泰一朝的忠良、功臣，特别是当明英宗以谋
逆罪杀害兵部尚书于谦、名将范广之后，薛瑄入
阁后燃起的政治热情遽然降到冰点，对于重振
朝纲彻底失去了信心。

于是，薛瑄以老病为由，接连上疏，坚请致
仕归乡。“帝心重瑄，微嫌其老，乃许之归”。

薛瑄辞官归乡后，一面埋首读书治学，一面
传道授业，聚众讲学。他一生手不释卷，勤奋著
述，其主要著作有《读书录》《读书续录》《理学粹
言》《从政名言》《策问》等，他还是一位颇负盛名
的高产作家和诗人，计有散文、杂文等260余篇，
诗歌1570首，清人曾辑其所有文字，汇刻为《薛
文清公全集》，计46卷。薛瑄继明初曹端之后，
在北方开创了“河东之学”，其门徒遍及山西、河
南及关陇一带，蔚为大宗，清人称之为“薛学”，
将其视为朱学传宗，称其“开明代道学之基”。
明朝政治家、思想家、东林党领袖高攀龙认为，
有明一代，学脉有二：一是南方的阳明之学，一
是北方的薛瑄朱学。可见其地位之尊崇，影响
之深远。

天顺八年（1464）六月十五，在故乡闲居的
薛瑄忽觉身体不适，遂将案上文稿作一番整理，
提笔在手，伏案缓缓写道：“土床羊褥纸屏风，睡
觉东窗日影红。七十六年无一事，此心惟觉性
天通。”书罢，悠然长逝，终年76岁。朝廷遣使谕
祭，赠资善大夫、礼部尚书，谥号“文清”。
“河东薛门解元郎，德劭学富志气刚。钦差

铁腕镇银场，御史陋室嵌车窗。不屈谪臣蠲恤
忧，蒙冤死囚读易忙。进退生死寻常事，儒宗浩
气万古扬。”薛瑄的人格风范和境界追求，不仅
为时人称赞，也给今人以启迪。

“门外汉”这个日常俗语是形容
外行的人。“汉”是男人的俗称，“门
外汉”最初当然是指男人，而且这个
男人大名鼎鼎，他就是宋朝最著名
的文学家苏东坡。苏东坡那么大学
问，那么大名气，怎么会被称作“门
外汉”呢？

苏东坡游庐山东林寺，和照觉
禅师讨论禅学问题，深有感触，第二
天向东林寺的长老献上一首名为
《赠东林总长老》的诗：“溪声便是广
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八万
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广长
舌”指佛的舌头，据说佛的舌头广而
长，能一直伸展到面部和发际，“广
长舌”是佛陀善于说法的象征。苏
东坡这首诗的意思是：大自然中无
处不存在着佛理，比如潺潺溪流的
水声，彻夜不停地宣讲着佛陀教导
的佛理；青青山色，明明白白地呈现
着佛陀的清净法身。一夜之间，溪
水就讲出了八万四千偈，无穷无尽，
三寸之舌怎能将其中的佛理妙义尽
皆讲给别人听呢？

看到苏东坡的这首诗偈，诸禅
师纷纷发表读后感，一位禅师说：
“‘便是’‘岂非’‘夜来’‘他日’全是
废话，应该删掉。”另一位禅师说：
“依我看，‘广长舌’‘清净身’也是废

话，也应该删掉，只保留‘溪声’和
‘山色’即可。”另一位禅师说：“依我
看，‘溪声’和‘山色’也都应该删掉，
只需嗯哼一声就足够了。”
证悟禅师随即也作一偈：“东坡

居士太饶舌，声色关中欲透身。溪
若是声山是色，无山无水好愁人。”
这首偈才是彻悟之语。因此，台州
护国寺的景元禅师对苏东坡最终的
评价是：“是门外汉耳！”可怜一代大
师苏东坡，在禅师们眼中，竟然是个
“门外汉”！

苏东坡这个“门外汉”还闹过类
似的笑话。他听说玉泉皓禅师机锋
峻烈、悟境极高，很不服气，于是微
服求见禅师。一见面，禅师问：“尊
官高姓？”苏东坡回答道：“姓秤，称
天下长老的秤。”玉泉皓禅师一听，
原来这是故意较量来了，立刻大喝
一声，然后问道：“那你称一称我这
一声喝有多重。”苏东坡顿时目瞪口
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只好恭恭
敬敬地行礼。

这两个有趣的故事都记录在南
宋著名的禅宗史书《五灯会元》之中。

南宋有一个官员，被朝廷委以钦差

之职去“打老虎”，结果在老虎的“阴谋算

计”下，不但虎没打成，自己还差一点被老

虎吃掉，最后身败名裂。这个人叫韩璜。

韩璜，开封府人，宋高宗建炎四年

（1130）赐进士出身，历任右司谏、广南

西路转运判官等职。

说到韩璜这一经历，不能不说到另

外一个人，王鈇。王鈇有点来头，他的曾

祖王珪是宋仁宗时期的宰相，他的祖父王

仲山任过抚州知州，他的姑父更加了不

得，是当朝宰相秦桧，他的姑姑，就是杭州

岳飞墓前与秦桧并肩而跪的那位王氏，在

当初而言，可谓背景厚实，家族显赫。

王鈇因为秦桧这层裙带关系，被推

荐于朝廷，任过提举江西东路常平茶盐

公事、直秘阁等职。绍兴年间，他又主

政广州番禺。王鈇这位“官二代”，颇有

点公子哥儿性格，仗着秦桧的权势，在

地方上吃喝玩乐，嫖赌逍遥，贪污腐化，

鱼肉百姓，以至声名狼藉。朝中许多正

直的大臣见此，不惧秦桧气焰，纷纷弹

劾王鈇，一时朝野震惊。

据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记载，绍

兴六年（1136），朝廷特任韩璜为广南

东路提点刑狱公事，“令往廉察”。提点

刑狱公事是朝廷的差遣官之一，也是监

司官之一。这里包含两个意思：一者提

点刑狱公事不完全属地方官，相当于中

央派到地方核查刑狱的官员，等同钦

差；二者提点刑狱公事属于监司官之

一，也就是说他不仅有刑狱和司法之

权，还有监察之权，负责对本路和下属

州、县官员的监察。而“令往廉察”，说

得直白点儿，也即让他去查案子、搞巡

视、打老虎，朝廷用意十分清楚。韩璜

接命后，感觉责任重大，精神为之一振，

立马收拾行装赴任。提点刑狱公事的

办公地点在韶关，当他风风火火到达任

所后，第一件事就是带领能员干吏前去

番禺调查。

王鈇与秦桧乃姻亲关系，按照宋朝

的回避制度，对于这种事情，秦桧必须避

嫌，无权横加干涉。所以，王鈇一听钦差

韩璜前来廉察，姑爹秦桧又有权不能任

性，顿时吓得魂飞魄散。王鈇天天焦虑，

夜夜叹息，寝食俱废，半月下来，人比黄

瓜瘦。

王鈇生活糜烂，妻妾众多。正在他

愁肠百结之际，一位小妾看在眼里，急

上心头，关切地问他：“相公何忧？”王鈇

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向小妾诉说了一遍，

说完又连连叹息，大有山雨欲来、大厦

将倾之态。小妾一听钦差是韩璜，不禁

笑了，说：“韩璜，就是那位韩九啊，他

来，相公大可高枕无忧。”

小妾为何如此夸海口？原来，韩璜

与小妾是老相好。小妾本是南宋都城

临安的著名歌妓，王鈇纳她为妾之前，

慕名到她家的书生新贵、公子王孙络绎

不绝，而韩璜则是去得最殷勤的公子哥

儿之一。小妾附耳对王鈇说：“韩九来

后，主公只需如此这般，保准他兴冲冲

而来，灰溜溜而去。”在小妾的一番“肯

定、必然、保证”之下，王鈇转忧为喜。

韩璜赶到番禺，就成了名正言顺的

朝廷钦差“韩提刑”，铁脸一张，铁板一

块。王鈇听说韩璜已到，赶快正襟肃

容，亲自到郊外迎接。然而，韩璜避而

不见。到了番禺城中，韩璜才与他相

见，却又“不交一谈”，一句话也不说，点

头示意而已，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第二天，韩璜按照规矩回访王鈇。

茶毕，王鈇邀请韩璜到衙署园林中一游，

韩璜一摆手，不去。在王鈇的再三恳求

下，韩璜才勉强同意。游罢园林，王鈇又

邀请韩璜到他特意安排的宾馆，只见“水

陆毕陈，伎乐大作”，山珍海味摆满了桌，

弹者奏起来，舞者跳起来，皇帝来了也不

过如此招待。韩璜开始略有不安，既想

把持威严，又有点心襟飘摇，半推半就地

坐下，想走又舍不得走。

王鈇见“韩提刑”并未义正词严地拒

绝这一系列安排，就知道“鱼儿”上钩

了。于是，几曲唱罢，几杯下肚，“韩提

刑”又成了公子哥儿韩璜。王鈇抓住机

会，让这些歌妓换装假扮成侍女的样子，

拉拉扯扯拥着韩璜到后堂继续喝酒。美

女成群结队地围着，烈酒亦是美酒，酒过

三巡，高潮迭起，韩璜已有醉意。

此时，那位出“金点子”的小妾，又

不失时机地隔帘唱起了当年韩璜赠予

她的词，唱得如怨如慕，如泣如诉。韩

璜一听，惊喜交集，脱口而出道：“原来

你也在这里！”他马上要求与这位当年

的情人相见，小妾却让他别急，先满上，

又满上，再满上，韩璜又一连干了三四

杯。然而，小妾还是不肯“卷珠帘”。韩

璜心里开始抓狂，不断催促旧情人出

来。小妾说：“韩提刑以往在我家最善

跳舞，今日若能为妾跳上一曲，妾即出

来相见。”

这时，韩璜已经醉态酩酊，不知所

以，只要旧情人出来，跳舞岂不是小事

一桩。他马上让人取来舞衫披上，不顾

汉官威仪和书生斯文，涂粉抹墨，踉踉

跄跄地扭动起来。结果，人还未站稳，

就往下一倾，劈柴一样地跌倒于地，顿

时人事不省。心已醉，人已倒，好在命

没丢。

一旁的王鈇见目的已经达到，赶快

叫来马车，命人把韩璜抬上车，将他送

至他自己乘坐的船上，扶上卧榻，就离

开了。昏然酣睡到五更时分，韩璜的酒

才醒，他翻身起来找水喝，感觉衣服有

点不对劲，让人点燃蜡烛拿镜子一照，

发现衣不是衣、脸不是脸，不禁大吃一

惊，才猛然回想起昨晚的一幕，顿时无

地自容。丢足了丑的人，还有什么资格

去查别人？羞愧难当的韩璜，只好吩咐

手下解辔走人，灰溜溜回韶关了。钦差

打虎，铩羽而归。

韩璜这次办差，让人看足了笑话，从

此臭名远扬，不久因人弹劾而罢官。王鈇

这只老虎呢？他下套儿扳倒钦差之后，朝

廷对他反而悬而不决，最终不了了之。

韩璜的经历证明了一个浅显的道

理：“打铁还需自身硬。”正人必须先正

己，只有自己“正”了，自身素质过硬，才

能担当起“打铁”“正人”的重任。

打铁还需自身硬
文维汉

“门外汉”竟是嘲讽苏东坡的
许晖

薛瑄（1389—1464年），字德温，号敬轩，谥号文清，故后世又称

“薛文清”，平阳府河津（今山西运城）人。薛瑄历任御史、广东道监察

御史、山东提学佥事、大理寺左少卿、大理寺右寺丞、大理寺卿等职，明

英宗天顺初年任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薛瑄是

明朝著名思想家、理学家和文学家，河东学派的创始人，其做人为官的

别样风采，可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薛瑄
廉吏真儒的人格风范

刘立祥


